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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小说的发展历史，从最早的神话传说到志怪传

奇，再到明清时期的长篇巨作，写作者的取材大都与民间故事

有关，《红楼梦》的开篇也借用了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这种文

人创作与民间传说相结合的书写方式使得中国古典小说具有

重视情节的特点。李健吾先生曾在《萧军论》中提到过，中国传

统小说注重情节的奇巧组合和优美的叙述文笔，但对人物的心

理表现极为“粗疏”。大部分作品仅只是停留在“人生的戏剧性

的表皮”上，缺乏对人物“深致的内心的反映”。虽然在中国古

代小说的人物画廊里有很多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但作者对其

心理发展和变化的描写确实不够细腻和深入。直至上个世纪

新文化运动发起之后，西方文艺思潮和文学作品的大量译介，

为中国现代小说带来了新的理论支持和可供借鉴的模式，让中

国作家从观念和技巧上都得到了启发。作家们重新审视自己

的创作方式，开始从新的视角去观察和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

去感受和表达人物丰富的个人体验。

发端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儿童文学，得到了新文化的有力

推动。从发生之初就在题材选择、内容表达和艺术表现手法上

有着现代小说的气质。作家们不满足于讲述故事，还希望呈现

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们试图站在儿童本位的立场上去表现儿

童的真实的生活场景，注重对主人公内心世界和自我体验的表

现。这类关注儿童心理发展的作品扩大了中国儿童小说的表

现内容，将儿童在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的心理变化真实地呈现

在读者面前。

郝周是一个愿意对儿童内心世界进行探究的作家。《白禾》

作为一部对盲童精神世界进行细致表达的小说，详细记录了主

人公白禾的精神成长。作者并不满足于讲述一个盲童艰难成

长的坎坷故事，而是自觉地对白禾成长中的心理变化进行了丰

富而详细的描写。本书也因此获得了第二届“曹文轩儿童文学

奖”，评委会在授奖词中这样写道：“正是因为白禾无法提供‘视

角’，他对外物、成人的认知过程，才显得格外艰辛与珍贵。作

者对盲童的触觉、听觉、嗅觉以及心灵世界做了非常细腻、真挚

的书写，对父亲离世以后母亲的心理变化、盲师傅的孤傲与坚

强都做了充分而又克制的描写。”

白禾幼年时因病成了盲人，世界在他的眼前一片漆黑。他

没有看到过蓝天和白云，也没有看到过绿树和鲜花。白禾爹耐

心地教他去感受这个世界，吃汤圆时白禾爹告诉他，太阳就像

汤圆一样圆圆的；吃青菜时白禾爹告诉他，菜叶是绿色的，树叶

也是绿色的。夜晚乘凉的时候，白禾爹会给他讲月亮上的吴

刚，告诉他天空好比一张笸箩，笸箩中间有一块糯米粑，那是圆

月亮。糯米粑周围，散落的白芝麻粒就是星星。白禾爹告诉

他，蓝色是砖墙的颜色，红色像火一样烤得脸上发热，白色是冰

凉冰凉的……白禾爹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尽可能地用白

禾能明白的方式传达给他，也在讲述世道人心。白禾爹让他全

神贯注地去听，用心去闻，小心地去触摸他能够摸到的东西。

白禾在触摸和想象中感受和体验着这个世界，理解着这个世界

中微妙而复杂的规律。白禾爹希望能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让这

个瞎眼的儿子“看”到整个世界。

白禾因此能够感知到四季的更替，能够感受到草木细微的

变化，能够分辨出风的方向，甚至能够去“看”戏。他看不到，但

其他感觉器官就变得更加灵敏，声音在他的世界里有形状，有

颜色，有线条。气味在他的世界里就是流动感的生命的气息。

白禾对外界事物的敏感让他比一般的孩子更容易快乐，也很容

易哀伤。他对草叶说：“大人们有时会以为我不但是瞎子，而且

也是聋子，他们忘记我有耳朵，我也会伤心，因此把我当作一个

木头人。他们说了好多让我难受的话。”

父亲去世的哀伤还没有得到安抚，白禾又被母亲遗弃在了

福利院。从草叶口中知道，是草叶爹出主意让母亲遗弃他后，

白禾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他希望自己有一双翅膀，能在天上飞

来飞去，不用担心撞到东西，想飞多高就飞多

高，想飞多远就飞多远。能够飞到一个没有人

嘲笑他，没有人欺负他的地方。

白禾是不幸的，但白禾又是幸运

的。从福利院回来后，他遇到了第二个

愿意带他去“看”这个世界的童师傅。

童师傅不仅教白禾唱小调，更教会了白

禾如何认路，如何一个人上路。每当白

禾有疑问的时候，童师傅并不直接告诉

他答案，而是说出自己的想法后，让白禾

自己去琢磨，自己去判断。和师兄余亮

的交流让他第一次开始思考盲人是否有

存在的意义，是师傅的一番话让他明

白，一个人不论是亮眼还是瞎眼，都不

会像一阵风，吹过就没有了。记住恩情

比记住怨恨更让人舒坦。在师傅的指导

下，白禾慢慢领悟到，自己之所以想做一

只鸟，是想从高处把这个世界看得更清

晰一些，看清这世间所有事情本来的面

目。最终，他在山路上摸索了很久找到

了草叶家，告诉草叶，自己原谅了一切。

郝周用细腻而温情的笔触一点一滴刻画着这个特殊的孩

子，探寻着盲童成长的密码，让这个记录苦难的故事带给读者

温暖和感动，完成了一次真正儿童本位的创作与关怀。郝周让

读者看到，作为一个特殊儿童，白禾的身体是残缺的，但他的精

神世界却是完整的。他和普通孩子一样渴望得到爱与呵护，期

望得到认同和接纳。生活的艰辛与磨难没有让白禾屈服，他用

自己的努力找到了未来成长的方向与目标，找到了与这个世界

相处的方式。

特殊儿童精神世界的追问与关怀
□余 雷

一部优秀的儿童长篇小说，势

必要不露声色地实现“没有难度的

难度”。当郝周去书写一位2岁失明

的儿童“白禾”的成长故事时，这场

关于“没有难度的难度”的写作更充

满了挑战。血气方刚的郝周带着他

特有的自信和克制、激情和周详，把

“白禾”的故事演绎得丰润动人；更

以他本人的“综合实力”赋予了儿童

长篇小说以“文体尊严”。这不只是

对作家的褒奖，更是站在儿童文学

的文学地位、社会认同层面上的一

种责任担当。

关于“盲人”的主题选择，史铁

生的《命若琴弦》已经凄怆地抗争过

残酷的命运，毕飞宇的《推拿》让盲人群像在烟火人间

形神毕肖。但是关于盲人的童年挣扎，以及从盲童的视

角反观所谓“正常人”（包括“正常”儿童）的言行举止，

公平、正义、善良等这些人类文明的秩序表征，是否是

由“正常人”来维护、主持呢？这是郝周用力最深却克制

最多的地方，因为这是“儿童”的小说。在郝周酝酿创作

之初、在和家乡盲人的深度交流中，就被这些虽失去光

明却一生光明磊落的“吴爹爹”“童瞎子”们所触动、所

激发。由此，那些来自“亮眼人”的恶意，在“白禾”们的

心灵里留下了伤痕、却也砥砺了成长。村里三猫、四狗、

五耗子等小伙伴对白禾百般戏弄，一旦闯祸就全然不

顾，任凭白禾在激怒的牛背上、捅破的马蜂窝边、无人

的荒野中自生自灭。白禾的爸爸被村里派去修水库，因

塌方而亡。妈妈让白禾排队领村里分发的梨子，想以白

禾的残疾博取同情，多分几个好梨子，可是白禾的篮子

里只有一点又小又烂的梨子；妈妈不服气，村里的回复

是“你家又没有壮劳力，有梨子分就不错了！”没有人去

想这家的壮劳力是怎么没有了的。当白禾和童师傅一

路卖艺讨生活时，全村没有一家肯收留又渴又累的师

徒俩过宿。在“亮眼人”的歧视里，白禾既有对小伙伴天

然的亲近，比如他捏了三猫、四狗、五耗子的“泥人”陪

自己玩。也有来自亲友、师傅的规劝，比如爸爸意味深

长地说，要讨弟弟妹妹喜欢，这样你老了才有人肯照

顾。童师傅要求他只吃碗里的菜，在主家绝不要伸筷子

夹菜，以防主家人嫌弃。可以说，小白禾在极度的自觉

自律里，一点一点地掘开能够和“明眼人”对接的通道。

这条“尊严”之路，走得艰辛，却不凄惶，这是因为有白

禾爸爸无微不至的疼爱，有好朋友草叶的知心陪伴，有

“吴爹爹”“童瞎子”、师娘以及瞎子师傅群体豁达、坦荡

地引领。更重要的是，通过白禾自己的内驱力——经历

着“正常儿童”无法感知和理解的精神创痛，却不自轻

自贱，并且顽强地维护着自我的完整性，并对所谓“正

常人”的优越性进行着不卑不亢地对抗。

郝周用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有力又诗意地刻画

了白禾的成长。在26个章节里，郝周从不吝惜笔墨去

书写小伙伴们的戏耍、白禾独处时的心理活动，在草叶

带领下小伙伴们陪白禾玩“岳飞抗金”的扮演游戏等盲

童所经历的“日常生活”，这些舒缓的童年日常是白禾

成长的生活日志。另一方面，郝周又用刀劈斧削的方

式，直击盲童白禾的锥心之痛。雷雨交加之夜父亲意外

身亡，掀翻了白禾脆弱而温情的庇护所；更让他无法释

怀的是，父亲是出于好心帮忙、替换草叶父亲去修水坝

的；此后，草叶父亲又建议将白禾送到福利院。一连串

的纠葛让白禾一遍遍地拒绝妈妈的赔罪，也险些毁掉

了他和草叶两小无猜的真情。不肯释然的白禾，是这么

孑然又真实。当他敲着棍子独自走了三个多小时，来到

深山里的草叶家、来到爸爸殉难的水库边时，甚至，在

深夜迷路时听到送葬人的喊魂声，而格外感到人间亲

切时，这个历经磨难的盲童在一点点地变强大、变豁

达。尤其是当白禾师徒俩在枫树沟偶遇草叶爹（篾匠）

和三猫师徒时，在读者以为白禾和草叶爹的纠葛将要

峰回路转时，童师傅的一句“咱们还要往前走呢！”让故

事的结尾变得荡气回肠、充满遐想。这部作品跌宕起伏

的叙事节奏，用足够的耐心在等待白禾成为人间岁月

的歌者。

更值得一提的是，郝周用屏蔽视觉的修辞语言构

建了盲童的认知世界，并生成了这部小说的修辞力度

和艺术风格。视觉之外的世界是什么？在听觉、嗅觉、触

觉等感官，以及通感中汇聚成了白禾的独特认知世界，

比如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就有影子，树的影子就是树荫，

美是一张笑脸。白禾向童瞎子拜师学艺，开始走上了唱

小调的谋生之路；师傅弹唱间的顿挫悠扬、窘境中的不

疾不徐，包括故事脚本的多样性、民间韵文的曼妙，都

是“亮眼人”的盲区，都在盲人隐忍的绽放中风姿绰约。

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曾说：“只有真的声

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

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郝周写了一个关

于“盲”的故事，失去视力的“盲”童用其他感官的极致发

挥来代替视觉，并点亮了心灵之眼；而“亮眼人”的盲点、

盲区在哪里？郝周给我们存了颜面，留了余地。互为“他

者”，相互救赎，这是郝周的初心，也是《白禾》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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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周的长篇小说《白禾》在原创儿童文学版图上，是一部堪

称独特的作品。他用目光凝视盲童和盲人这一特殊群体，活灵

活现地塑造了白禾、童瞎子、吴爹爹、余亮等性格各异的盲人形

象。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极具难度和挑战性的写作尝试，没有

十足的勇气和把握，很难完成。青年作家郝周用扎实的细节、

缜密的笔致、纯熟的手法，交给读者一份让人满意的答案。

作者模糊了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但我们不难发现，这是

一个发生在过去年月的故事。因为生病，幼年的白禾吃了乡村

郎中开的药，生了眼疾，经过各种偏方的治疗，白禾的眼睛终于

彻底看不到了，成了一个“瞎子”。失去视觉后，幼年的白禾用

自己的方式一点点“探索”这个未知而陌生的世界：太阳就像汤

圆一样圆圆的，月亮就像粘在碗上的豆粑弯弯的，树的绿色就

是平时吃的菜叶的颜色，影子就是太阳照不到的地方……郝周

在写作这些内容时，极力调动眼睛以外的感官，大量书写听觉、

触觉、嗅觉的体验，用诗意、清澈、具像化的语言把盲童对外界

的感知描写得淋漓尽致，细腻感人，而这些恰恰又是非常儿童

化的表达。郝周打通了儿童文学的写作题材和写作方法之间

的任督二脉，让二者实现了一种巧妙圆融的契合。

在书写盲人群体前，郝周做了大量细致的采风工作，采访

了十几位盲人，仔细观察他们在生活中的各种细节，所以他笔

下的盲人形象真实感人，毫不虚浮。比如白禾在一处杂树林里

丢了家里的钥匙，不得不一点点在地上寻摸。他“跪在地上，一

只手撑着地，另一只手在地上摸索着，就像一个排雷工兵在雷

区排雷一样”。而到了一座石桥时，白禾不知道桥在哪儿，路在

哪儿，“只好蹲下身来，身体贴着桥面，两只手撑着往前挪一下，

身子也跟着往前挪一下，远望去就像是一只笨拙的四脚爬虫一

样”。自尊的盲人跟别人同桌吃饭时，为了避免碰到别人的筷

子，只吃自己碗里的饭菜；因为看不见，盲人最常用的一个动作

是“摸”和用棍子“点”……恐怕只有对盲人这一群体非常了解

以后，才能写出这些微小又厚重的细节。

白禾成了“瞎子”后，寸步难行，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无比

遥远。他没有办法像其他小伙伴一样去野外疯玩，去学校读

书，去各种各样有趣的地方。他渴望去远方，渴望变成一只可

以振翅飞翔的鸟。但他面临的现实是那么残酷和冰冷，妈妈和弟弟妹妹嫌弃他

是家里的累赘，小伙伴们欺负和捉弄他，只有父亲和草叶对他好。为了不让别

人看不起，白禾拜师学艺，开始学唱小调，聪明机敏的他很快学成，跟着师傅四

处卖唱，靠着手里的一根棍子，走遍了十里八乡的村庄，并且还要跟着师傅继续

走下去……在小说中，不断提到的“路”和“飞翔的鸟”无疑具有极强的象征意

义，象征着白禾对光明和自由的向往，与他为了摆脱现实困境付出的各种努力

相呼应，又暗含着白禾身上“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不放弃的精神。

最初，白禾脚下迈出的每一步，都需要别人牵着，先是父亲、弟弟妹妹，后来

又是草叶和小伙伴们。白禾跟在他们身后，变成他们的“影子”。而后来，白禾

可以靠着手中的棍子走很远的路，甚至一个人步行4个小时，到了山脚下草叶的

新家。眼睛看不见，他就靠听，靠摸，靠琢磨，硬生生找到了“窍门”，也硬生生给

自己找到了一条“路”。而当心高气傲的师兄余亮因为治眼失败，万念俱灰，张

开双臂，像一只鸟儿一样从高高的长江大桥上纵身跃下时，这个悲剧性的故事

与白禾的故事互成镜像，一体两面，让全书的主旨实现升华：每个人都渴望变成

一只自由飞翔的鸟，但脚下的路，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来，没有捷径，没有轻

省，没有“窍门”。

既然聚焦了盲人这一特殊的残障群体，郝周似乎根本不想写一个“讨喜”的

故事，相反，他下笔时有着近乎决绝的残酷和无情，用毫不矫饰的白描语言冷静

而清醒地书写。他写小主人公白禾的单纯、善良、坚强，也毫不避讳他身上的执

拗、阴鸷和“拧巴”。当爹死于修水库的一次事故后，被沉重的生活压得喘不过

气的妈妈一度把白禾扔到福利院。白禾深深地记恨妈妈，也记恨最好的朋友草

叶的爸爸——因为是他给妈妈出了这个主意，而且爹是跟他换工后出的事。白

禾没有意识到，他的愤怒和冰冷极大地伤害了妈妈，伤害了草叶的爸爸，也伤害

了草叶，但伤害最大的其实是他自己。他把自己困在一团黑暗中无法动弹，就

像小时候放牛时被牛绳乱糟糟地缠住一样。最终，白禾从老盲人吴爹爹身上学

到了宽容，也让自己体会到另一种强大和释然的力量。

至此，作品从盲童白禾的个人成长史进入到对生命状态和人生意义的思索，

关于“眼明”和“心明”的探讨更是让读者振聋发聩。盲人虽然看不见，但他们心存

善良，不走歪路，反倒将万事万物“看”得更清晰，就不能说他们没有在这大千世界

中走一遭。他们曾经生活的花花世界，终将留下他们曾经来过的痕迹。

除了爹和草叶，形形色色的盲人都给白禾带来了光。宽容通达的吴爹爹、

聪慧睿智的师傅、热情干练的师娘、志向远大的师兄，还有或粗犷，或安静，或热

闹，或幽默的性格各异的瞎子艺人。他们就像一尊尊黑色的雕像，塑造着白禾

生命的线条。有了这些光，前方的路不再是幼年时爹为了让白禾认路，在门外

第八棵泡桐树上刻的滑溜溜的圆圈，也不是白禾累了，爹背着他走路时那宽厚

的肩头；而是掉在地上的瓜果再也不能长到藤上的超脱，是“过了枫树沟，咱们

还得往前走”的无畏。白禾长大了，他不再是跟在爹身后的、被阳光照不到的

“影子”，而成了他自己。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要朝前走，不住地朝前

走。白禾听着从黑暗中传来的温柔而有力的声音，寻找心中的那一抹光亮。

《白禾》是青年作家郝周的儿童文学新作，以乡

村男孩白禾的成长为主线，以亲情、友情铺展出多条

副线，让我们看到一个幼年失明、童年失怙的盲童在

人间冷暖中逐渐长出一颗明亮而温暖的心。郝周的

每一次创作，都会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惊喜。越与

他相熟，越觉得他的内心潜藏着一颗“雄心”。这“雄

心”是他始终坚持在田野调研中贴近现实而开展创

作，也始终坚持在人性的幽微处发掘出对真善美的

渴求。这一次他的《白禾》也不例外。郝周在动笔前

走访了许多盲人，并做了大量细致的采风工作，将仔

细观察到的点滴融入到创作的各处。他的《白禾》把

盲人外显出的待人接物的小心翼翼刻画得栩栩如

生，也把盲人内心的敏感、自尊、自爱和自强写得细

腻而无斧凿之痕。可以说，郝周在《白禾》中的用心，

使得文本在众多细微之处显出了其对人性复杂的用

心观察，和对复杂人性中显出的闪光点的颂扬。

在《白禾》中，郝周借助文本对身体的细腻感知

的描写，传递出了叙事的力量。

首先，郝周以《白禾》打开了我们对于身体无限

性的认知。小说中的白禾，在失明后的听觉、嗅觉、

味觉和触觉等感觉器官被充分而灵活地调动起来，

郝周借此描绘了白禾的所识所感，以对身体感官的

感知书写，打开了我们对于世界的另一种认知。我

们会不自觉地跟着白禾所听到的声音、闻到的气味、

触摸到的感受来体验这个世界的玄妙，甚至欢喜着

他的欢喜，疼痛着他的疼痛。“失去了观察世界的眼

睛，白禾的耳朵变得格外灵敏，他对各种声音充满了

好奇和浓厚的兴趣。声音就是他世界里的颜色和线

条，声音让他想象出世界的样子。昆虫的叫声、鸟的

叫声、猪牛羊的叫声、风的声音、雨点的声音、雷鸣的

声音……这是一个盲童热爱世界的方式。”而最令人

动容的是白禾母亲不堪生活重压，有意要将白禾遗

弃到福利院的情节。郝周将白禾身体上的感知做了

细腻铺陈，显出了一个孩子无可诉说的悲情。“露水

打湿了白禾的布鞋鞋底，他隐约感觉到脚板有些黏

湿。”这黏湿多像是一个盲童将步上人生未知路的汗

水与泪水啊！白禾母亲为了抄近道，沿着铁轨走了

很长一段路，白禾感觉到那火车鸣响像“滚雷般的闷

响”，“哐当哐当”地扑面而来，“火车冒出的热气钻进

白禾的脖子里。等火车的吼声远去，双耳轰鸣的白

禾趴在地上，仍然不能动弹。他嘴唇发紫，脊背一阵

阵发凉。”我们借由白禾身体感觉到的忐忑、在由远

及近的巨响中将白禾的内心的恐惧步步推向了高

潮。令人潸然泪下的是一个大人对于生活的无力抗

争以欺骗一个盲童为妥协，一个孩子对于未知的警

觉却终究无从选择无以抗拒。当白禾终于与母亲得

以重逢时，他听到了许多生机勃勃的声音：自行车的

铃铛声、小贩和顾客的讨价还价声、妇女叫唤孩子的

声音、铁匠铺里的抡锤打铁声、棺材铺里的木匠拉锯

声。这些声音与前文的火车轰鸣声形成了比对，可

见郝周的匠心独运。他没有点明白禾母子是否冰释

前嫌，而是以这充盈了人间烟火的热闹显出了一个

孩子的单纯与喜悦，一颗稚嫩心灵的宽容与良善。

其 次 ，郝 周 在

《白禾》以深入盲人

心灵的描绘显出世

事人心，显出一种类

似童话指引心灵般

的光亮感。郝周的

《白禾》绝不是一个

贩卖苦难与赚取眼

泪的故事。郝周在

书写白禾复杂的心

理世界时，细致地刻

画出盲人的生存状

态；借盲人的成长和

遭遇的人心不古，将

一种感人至深的情调与盲人的坚韧精神埋藏于字里

行间。但郝周只是将白禾的人生苦难浸染成了小说

的其中一种基调，更重要的是他把一种由此产生出

来的乐观向上的精神，种植在人物的心田与广阔的

田园山水间。郝周将小说在整体上散漫出的童趣的

懵懂无邪与自然田园自在景致相融合，以娓娓道来

的叙述节奏，推呈出白禾成长的心路历程。郝周实

际上是借由一个盲童纯洁的心灵和简单的阅历，使

得小说的叙事内容饱满又客观真实。白禾在好友

草叶的引导下想象着天上像棉花团一样的云朵，像

鸟儿在空中展翅飞翔的舞蹈；在草叶温暖的手里

“迈开双脚无拘无束地奔跑，用双手去探索风的形

状”。作为读者的我们完全在白禾的引导中感受着

自然细微的美好。郝周始终是把白禾置于与正常孩

子成长一般的位置中，白禾也是有着无尽好奇心、有

着小任性小脾气，但对生命始终葆有热忱的成长中

的孩子。所以我们看到白禾在放牛时会随口编些有

趣的小调，和牛对话，友善朋友，疼爱弟妹，亲和父

母。

在另一个层面上说，白禾的成长之心，对读者来

说，也无异于是一种唤醒心灵的召唤：以盲童白禾照

见成人内心的脆弱、自私与卑微。这种借由语言、人

物、事件而引发灵魂撼动的沉思是很了不起的。对

白禾而言，盲眼使他更深地感受到父爱的纯粹。这

种纯粹的父爱，在一个失明失怙的儿童心里点亮了

一盏指引人生前行的温暖明灯。在文本中，我们看

出白禾爹用他独有的父爱耐心地帮助白禾认知世

界：如何辨认从家到村口的路，如何在放牛时知道牛

是否吃饱，如何在扑克牌中认识世界的趣味性，如何

捏泥人讲故事，如何以老虎画像驱赶噩梦……实际

上，郝周借《白禾》阐明了很多人生的奥义。在郝周

的笔下，白禾既是一个孩子，又仿佛不是一个孩子；

白禾既是一个盲童，又仿佛是一个明眼的引路人。

白禾比很多人都活得通透、敞亮。他承载着人生种

种苦难，在命运的轮盘中，不绝望、不乞怜、不怨恨，

努力探索人生的光亮、摩挲出人生的意义。

郝周实则是借由一个盲童给我们抛出了关于人

生的终极问题：面对生活无法预知的痛楚，我们该以

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人生的低谷中如何活出意

义？所以郝周在白禾面对妈妈遗弃、面对草叶爹逃

避以及面对小伙伴们的恶作剧时，我们才得以不断

思考抉择、寻获答案，也同时在文本比对现实中使得

我们的心灵获得抚慰与警醒。郝周将小说结束在白

禾获得好老师的引导之时。但文中出现过的宽容通

达的吴爹爹、聪慧睿智的童师傅、热情干练的师娘、

志向远大的师兄等各色人物，他们作为成年中的盲

人群体，我们似乎又能隐隐感觉到郝周似乎是在给

白禾的未来人生设定种种可能。值得钦佩的是，郝

周总能在一种张弛有度、紧张有序的叙事节奏中，将

苦难与深情、悲凉与希望、以及人性的丑陋与纯美融

合得恰到好处，在一种看似“童话”的文本向往、温情

浸染中步入生而为人的意义探寻之路。

·评 论·

向内叙事的心灵“童话”
□洪 艳

《白禾》封底图


